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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红军长征没中过埋伏
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

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
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 人亡密码
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
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
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长征期间曾任
红三军团长、 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
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史海钩沉

二战时美军如何
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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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毛泽东、 周恩来、 博古 （右一） 在延安

但凡出过国的中国人 ， 都有被
当作日本人的经历。 被当成日本人
的感觉， 我几乎天天体验。 这种情
形， 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 被除去中国人 、 日本
人以外的其他国家人当成日本人 。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随便走在国外
的街头就有人冲你愉快地喊 “柯尼
奇哇” (“你好”)， 令你不得不笑脸
相迎。

第二种情况， 被日本人当成日
本人， 这种情形不多见， 但还是隔
三差五会出现 。 每当在国外 (不是
在日本 ) 遇到日本人开口和我点头
哈腰说日语时， 我就觉得可乐： 日
本曾流行 “日本人论”， 认为日本不
仅社会文化独特， 连人种也与其他
亚洲国家没有关系。 所以， 当日本
人在国外被当作中国人时， 大多数
日本人都有几分不悦的感觉。

第三种情况， 被中国人当成日
本人。 偶尔遇上这种情形， 我就上
下求索， 不知道是穿错了什么， 还
是动作不够协调， 抑或是头发乱得
跟小泉似的？ 郁闷啊！

巴西华裔作家袁一平在 《啼笑
嫁巴西》 一书中， 描写了一个叫做
“大老钱” 的人物。 一次大老钱到银
行付款， 进门一看柜台前大摆长龙，
于是就厚着脸皮， 加塞儿挤到队伍
前付了账单。 一位老先生首先发火，
责骂大老钱说 ， “你这个日本人 ，
一点儿不守规矩， 真不像话！” 大老
钱没做任何解释 ， 尴尬一笑走了 。
他嘴里自我安慰地嘀咕， 反正骂的
不是我， 我不是日本人。 没事！ 然
而一旦大老钱做了好事， 他总是把
荣耀贴在中国人的脸上。 一个冬天
的晚上， 他帮一家中国教会为栖身
桥下的叫花子发食品。 那帮穷人们
领到了面包和牛奶 ， 直抱拳作揖 ，
感激涕零。 因不知施舍者尊姓大名，
就一个劲地点头哈腰说， 谢谢日本
人， 日本人真好。 大老钱当即纠正
道： “我们不是日本人， 我们是中
国人。 知道吗？ 中国人。” 大老钱的
逻辑是这样的： “时间一长， 巴西
人就以为， 凡是好事都是中国人做
的！” “大老钱” 的不懈努力可能是
徒劳的， 因为这样的小把戏日本人
也会玩。

一位朋友告诉我说 ， 假如有中
国人或日本人做了坏事又死不承认，
就冷不防用锥子戳他一下， 如果他
大喊 “哎哟 ”， 当然就是血浓于水
的 ； 如果他嚎叫 “ああ (啊 、 啊 )”
或者 “baga (巴嘎)”， 则此人必定是
一衣带水的。 我认为这个招数堪称
辨别中日两国人乃至韩国人的终极
技巧。 摘自人民网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 有一批
侦察兵， 抓舌头、 化装探路立下了大
功， 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
值， 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
部署。 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
党的密码， 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
之处。

1976年深秋， 原红四方面军总指
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
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 “《长征组歌》
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 ‘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 不错， 毛主席用兵确有过
人之处， 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
“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
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 如鱼得水，
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 、 王家烈 、 刘
湘、 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 并
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 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
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 并委托苏联帮
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 苏联的
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 在世界上已
处先进之列， 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
讯工作从建立之初， 便体现了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
合的精神。 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
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 也智取了
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 不仅译出
许多情报， 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 中央在苏联
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
主力红军中， 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
获取的敌情， 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
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

式 。 破译成功率几达百分百红军从
1931年的第二次反 “围剿” 开始， 便
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 使毛
泽东、 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 第
三次反 “围剿” 时对敌情了如指掌。

长征开始后， 敌我军队都在时时
运动之中。 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
线电话网，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
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 电 报 发
送 。 此 刻 ， 红 军 的 电 码 破 译 活 动
达 到 了 最 高 潮 ， 敌 军 的 电 令 大 多
数 都 能 截 获 ， 破 译 成 功 率 几 乎 达
到百分之百。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 负责电讯侦
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
报， 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 如湘江之
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 一
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
岸准备拦截， 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
树 堡 一 带 布 有 重 兵 等 情 报 ， 都 使
毛 泽 东 等 领 导 人 下 决 心 迅 速 改 变
前 进 方 向 。 长 征 结 束 后 ， 毛 泽 东
高 度 评 价 和 赞 扬 曾 希 圣 和 他 领 导
的军委二局说， 没有二局， 红军长
征是不可想象的。 有了二局， 我们就
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 （一方面军） 开始长征
后的半年间， 大部队白天行军， 电台
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 路上无
法进行工作。 此时， 红四方面军的电
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 于是在
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 并将其破译
出来。 天黑后， 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
宿营地， 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

内容发给一方面军。 接着， 一方面军
的电台在夜间工作， 截收国民党军夜
间的电报通信。 一、 四方面军相隔数
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 才
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 无遗漏
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
北上， 白天电台停机行军， 又是一方
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 再通
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
时 ， 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 ， 先后由
一、 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
也能分享到情报。 在长江以北活动的
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 中共中央到达
陕北前 ， 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
员， 走一次需要几个月， 沟通信息非
常困难。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 见到由
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
军团首长徐海东， 马上分配给他一部
电台 ， 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
台， 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
侦察。

国民党军从无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
英雄， 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 还
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 红四
方面军的宋侃夫等人。 红四方面军密
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
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 出于保密需
要， 直至上世纪80年代， 蔡威的福建
老家才公布了他的英雄事迹， 并把埋
在甘肃的遗骸运回家乡隆重安葬。

在长征中， 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
能够侦破， 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
法破译。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
求 ： “人在密码在 ， 人亡密码亡 。”
遇到危急关头， 首先砸电台毁电码。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 充分体现出
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 1931年4月，
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
叛变， 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
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 且已破
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 徐恩曾却害怕
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 多年间一直
和同僚们串通一气， 共同隐瞒密电码
已被破译一事。

摘自新华网


